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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复旦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李源潮校友访谈录

卢昌海

我 1978 年进入复旦学习，83 年

离开。在这 6 年中，4 年是学生，2
年是老师。实际上，作为学生的时间

还不到 4 年，因为我们是 77 级，那

一级由于入学时间的缘故损失了小半

年。我做过管理系老师，后来又在复

旦团委工作过，然后到了团市委。所

以我对复旦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复旦

既是我作为学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也

是踏入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进入复旦前，我已经跨出学校，

在社会上劳动和工作了近十年。当时

我是一个已经有 4 年教龄的老师了，

是业余工业专科学校的老师。他们认

为像我这样在上海已经有份较好的工

作，还要去读大学，是不是有点不值得。

但是，我从小学开始就有一个目标——

读大学。读完大学，还要读硕士、博士，

最后做科学家， 这是我从小之梦。当

时我常看的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科

学就是力量》之类的图书杂志。所以，

十年来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

不能上大学总是有些耿耿于怀。因此

我去报了名。当时家里和同事都不知

摘自 《复旦改变人生》/ 燕爽 主编 /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个世纪复旦大学的数学楼。楼上曾经安装过中国第一台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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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只有单位领导知道，因为需要单

位出证明。我们还要继续工作，没有

很多时间复习，那时也没什么复习的

资料和复习的概念。到

考试那天，我是请假去

的。上午参加考试，下

午回来继续工作，然后

第二天再去考。

我不是第一批拿

到复旦录取通知书的，

当时以为自己没有考

上。没拿到通知书的时

候，我就告诉自己，尽

自己的努力，至于能得

到什么，是社会给你的。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

都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是不能超

越社会的。但是，反过来，一个人要

复旦图书馆 ： 复旦学子吸收知识营养的地方

我从小学开始就有一个目

标——读大学。读完大

学，还要读硕士、博士，

最后做科学家， 这是我从

小之梦。当时我常看的就

是《十万个为什么》、《科

学就是力量》之类的图书

杂志。

力求能主宰自己。这就叫作唯物史观

和个人努力的结果。唯物史观就是承

认人是社会的一员。个人努力又叫主

观能动性，也不能缺少。

缺少了个人努力，那么

整个人也就缺少前进的

动力。因此，我当时就

边工作，边等消息，等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感觉是失而复得。

我接到入学通知

书时的心情，和现在中

学刚刚毕业的同学不太

一样，既有一种激动的

心情，感觉自己十年梦

圆，人生翻开了新的一

页，同时又有很冷静的思考，毕竟我

们耽误了十年。十年到农村去，有了

各种社会经历，得了人生的经验和体

会，也叫做上了社会大学。但是，能

再真正地、正规地上大学，而且是在

全国知名学府读书，机会实在是难得

啊，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

机会。

当初为什么选择复旦呢？当时，

四所大学最有名 ：北大、复旦、清华、

哈军工。在我们上海中学，大家都瞄

准这四所学校。照上海人的说法，特

别是在我们中学的提法，复旦就是上

海的北大。这对我是有影响的，所以

我就选择了复旦。为什么报考数学系

呢？当时很多人是因为哥德巴赫猜想

报考数学系的，但我不是。我原来是

教师，教数学，但是曾经在一堂电子

课上讲微积分时讲错了一题。我在讲

电容积分公式的时候，我讲了一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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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人一个。离上课还差五分钟的

时候，打第一遍铃，大家起来，拿着

馒头往教室跑。所以我养成了一个习

惯，晚上熬夜，早上起不来，不吃早

饭，至今还是这个习惯。我现在外语

也还可以，人家都以为我出去留学过。

后来，我是在哈佛学过一段时间，不

过我的外语不是在国外学的，而是在

复旦学的，完全是“路灯底下的外语”。

那个时候学外语很难，最难的就是单

词记不住。不过也好，一旦把它记住了，

就比较牢固，过了几十年还能用。

我最喜欢两门课。一是数学分析。

数学分析是最有用的学问。所有你能

够感觉到的问题，用数学分析一分析，

很多事情难的就变成容易的了。二是

概率论。概率论是最奇妙的学问。当

时教数学分析的老师，一位是李贤平

老师，一位是欧阳光中

老师。欧阳老师教课教

得最好，同学们第一爱

听。他讲课清晰，吸引

人，让你觉得不仅是进

入了一个科学殿堂，也

是进入了一个艺术殿

堂。他把数学的美全部

觉不对，差了一个常数。回头上去看，

原来在一个积分上我讲错了。虽然我

在黑板上马上更正了，但我还是觉得

自己的数学功底不好，所以去读数学。

我本来的想法很简单，学好数学后回

来还当我的教师。我最愿意的还是做

教师。

我刚到复旦的第一印象，觉得和

想象里的复旦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想

象中的这么一个庄严学府。我在中学

里就喜欢去图书馆，所以我从大门进

去后，先去看了图书馆，觉得它很不

错，接着就拐到了数学楼。数学楼也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建筑，是复旦最老

的楼之一，我很喜欢。我去数学系报

到，很激动，负责报到的老师也很高

兴、很激动，对我们很热情。接着我

来报到的是一个小女孩，扎两个小辫

子，脸红红的，穿个娃

娃衫，才 15 岁，是应

届生。她比我们小十几

岁，我的学生的年纪都

比她大。所以，我心里

头是一片沧桑啊。但

是，和这些小孩一起学

习反倒激励了我们，要

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

十年之后再回到学校，

我们的学习不是一种外

在的动力，而是一种内在的追求。不

会觉得四年时间太长，而是觉得时间

太短。最好一天能当两天用，晚上能

当白天用。如果说上帝要恩赐的话，

我们需要的就是时间。 时间流逝了十

年，才知道时间之宝贵 ；因为没有机

会能够进学堂，所以才觉得能进学府

的不易。这是那时一代人的感情，一

代人的思想。

尽管后来知道中国的高考就此开

了闸门，但当时 78 级有没有还不知道

呢。十年里能进入大学的人，连百分

之一都没有，更不要说进复旦了。所

以大家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拼命地

学习。学校老师讲，解放后从来没有

见到过这么勤奋的一届

学生。开始的时候是晚

上 10 点半熄灯。大家

吵着说，10 点半怎么

行呢？功课做不完，怎

么办？难道让大家都打

电筒啊？我当时还作为

学生代表，专门找了苏

步青校长，把这个事情

和他说了。苏校长说，

来日方长，既要学习，

还要注重身体，健康也是学生必要的。

后来还是把熄灯时间延迟了一点，教

室 10 点半熄灯，寝室 11 点熄灯。

11 点钟熄灯以后，一、二号楼

前面的路灯下面全是人，都是数学系

的。我们大部队都在路灯底下，大家

读外语什么的，学习非常勤奋。晚上

夜深人静，容易集中

精神，问题是早上起不

来。我记得当时每天早

上我们寝室里面都要睡

懒觉，全部睡到最后一

分钟。但是又不能不吃

早饭。所以，每天早上

派一个人去食堂里买馒

苏步青校长和李源潮校友（右一）在一起聊天

时间流逝了十年，才知道

时间之宝贵；因为没有机

会能够进学堂，所以才觉

得能进学府的不易。这是

那时一代人的感情，一代

人的思想。

我原来是教师，教数学，

但是曾经在一堂电子课

上讲微积分时讲错了一

题。我本来的想法很简

单，学好数学后回来还当

我的教师。我最愿意的还

是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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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出来了。他的课，那

不叫讲课，是讲课艺

术。李贤平老师、教概

率论的汪嘉冈老师，还

有很多老师，课也讲得

很好。

讲得很好的老师

中有的也很让我们害

怕，比如像夏道行老

师。夏道行老师是一个

很有特点的老师。他教

实变函数，课讲得很好，但考试特难。

考试前他不给大家复习，也不说要复

习什么，就说不难不难。到考试的时

候却不得了，一共只考一个半题目，

叫你证明一个定理，还有半个题目大

概是送分的。他叫我们证明一个类似

书上的定理，书上用了二十多页来证

明。我记得实变函数是很厚的一本书，

是夏老师自己写的，一共就学三个定

理，一个定理要讲好多次，从这个引

理引到那个引理，引来引去，最后得

出一个结论。考试考到两个小时，大

家谁也不交卷，都没考出来。夏道行

老师虽然题目出得很难，但人很随和，

便说“好，你们不交，那你们就再考

这些东西发给学生看，说 ：“你们的任

务就是把它看出问题来。”我当时还看

了好几份这样的东西。你完全可以不

睬他，但他不就永远钻牛角尖了嘛？

所以你要给他找出问题，让他死了心。

当时，学校里有两位老师给我印

象很深。一位是我们的系主任谷超豪

老师。有一次，我们去听丘成桐教授

的讲座，讲的是微积分的思想。讲座

结束后，谷先生出来介绍丘成桐，随

后就和大家一起出来了。当时我向他

问了一个我们没学过的问题，谷先生

就问我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我说

是在《希尔伯特的抽象几何》中看到的。

谷先生听了之后说 ：“你能看这个，不

错啊！”他就建议我看《数学的思想

意义和方法》，一共三卷。这是他在莫

斯科留学的时候看的书，是很经典的

著作。我和他就这样认识了，一直到

现在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他给我们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学问很深，为人

非常谦和，待人非常厚道。

第二位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老

师，叫孙芳烈。这个老师确实非常好，

非常关心爱护学生，从学业到身心，

一直到做人，真正是学生的导师。数

学系许许多多老师对我的帮助都很大，

但是对我们整个班级学生帮助最大的，

首推孙芳烈老师。我们这个班上现在

成名的也不少，数学系前后两任系主

任雍炯敏老师和吴宗敏老师都是我的

同学，在外国的也有很多。要说大家

在学校里对哪个老师印象最深，能有

交集、能取得共识的一定是孙芳烈老

师。孙老师对学生非常好，一是她有

一颗母仪之心，宽爱所

有的学生，不管是年纪

大还是年纪小的学生 ；

二是她确实非常认真负

责，一心扑在学生身上，

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

活。在这一点上，我们

全班同学都很感激她。

她既是班主任，又是

我最喜欢两门课。一是

数学分析。数学分析是

最有用的学问。所有你

能够感觉到的问题，用

数学分析一分析，很多

事情难的就变成容易的

了。二是概率论。概率

论是最奇妙的学问。

吧”，一直考到吃饭，

“十二点都过了，你们

还是交吧。”最后，大

家都交了，求着说“夏

先生，这个太难了，你

把我们都考糊了”。夏

先生不紧不慢地说：“你

们别害怕，我让你们都

及格。”过去二三十年

了，这门课的内容我现

在已经印象不深了，但

夏道行老师的风格给我的印象还是比

较深的。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哥德巴赫猜

想。我们进校的时候，老师就说 ：“你

们千万不要碰哥德巴赫猜想，这东西

害人的。你们现在的水平，根本就不

可能做这个东西。等你

们四年毕业，有你们研

究的。”我们都记下了。

但是社会上寄到数学系

来的东西不得了啊，说

哥德巴赫猜想他解决

了。我还看到一个人以

哲学的方式来解决 “1
＋ 1 ＝ 2”。系里就把

谷先生听了之后说：“你

能看这个，不错啊！”我

和他就这样认识了，一直

到现在我们都是很好的朋

友。他给我们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学问很深，为人

非常谦和，待人非常厚道。

复旦数学的胡和生院士， 李大潜院士， 谷超豪院士（后排左至右）和苏步青校长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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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面，再苦的事情、再

沉重的担子、再艰巨的挑

战，不也就是这样么，就

不怕了。我后来最不怕的

就是考试，像夏道行老师

这样的考试我都考过了而

且还是八九十分，不差。

大学给予你的不光是

知识。还有，第一，给予

你一种进取精神 ；第二，

给予你一种研究方法 ；第

三，给予你一种科学思路。

当时孙芳烈老师介绍我们

看一本书，叫《科学研究

的艺术》。这本书非常好，

是俄国科学家写的。很薄

一个小册子，可是讲了很

多很好的东西，进取精神、

研究方法、科学思路。大

学学数学让我们学了一套

理性思维。什么事情人家

讲好，我总是说：“怎么好？

好在哪里？”说富了富了，我说 ：“收

入是多少？哪一类是多少？”分类，

量化，这些都是学数学学出来的。很

多人对我说 ：“你这个数学的逻辑思维

特别强。”这就是学习的结果。

复旦帮助我走进了理性思维之

门，在进复旦之前是没这种感觉的。

能改变一个人命运最大的最普遍的方

式，就是进入大学。在复旦，入学就

表示我的人生转向另外一条路了。当

时还是准备回去的，进了复旦以后才

知道要统一分配，就不能指望回去了。

统一分配，那希望做什么呢？当时是

希望留在学校里，因为崇拜老师，所

以想做大学教授。但事实上呢，在复

旦转了一条路，并没有像自己预想的

那样。因为我是共产党员，进校后就

被指定做团支部书记。后来团总支改

选，照例团总支书记都是教师做的，

我是团总支副书记的候选人。但由于

种种原因，团总支书记候选人在选支

委的时候落选了，系党总支只能临时

数学教师，辅导我们数学

分析。当时在数学系教我

们的都是名教授，但孙老

师是做辅导课做得最好的。

所以，第一学年我们班数

学分析考试有 14 个 100 分。

苏校长为什么对我们印象

深，包括我在内？就是这

个原因。他说 ：“他们这个

班不得了啊，14 个 100 分。”

那时我们都不知道数学分

析考试 14 个 100 分是很了

不起的事情。

大家的要求也很高，

要是考 85 分，那就完了，

就抬不起头来了。80 分以

下，就觉得是不及格了。

所以，当时大家学习很努

力。那个时候在大学里学

数学，你不进取就等着落

后吧。你一个环节不进取，

全学期就下来了 ；你一个

学期下来，全学年就下来了 ；一个学

年下来，大学就全下来了。这个就是

山外青山楼外楼，争得上游莫骄傲，

还有英雄在前头。就是这样，大家都

往前走。

要说复旦历史上我最佩服的，那

还是苏步青先生。他博学厚德，为人

师表。我在复旦的几年，苏先生一直

是我们的校长。他最关心的或者说他

的宠儿就是数学系。在数学系里他最

骄傲的，就是我们这一届学生。他对

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谷超豪、李大

潜这些老师都是他的弟子。所以，在

数学系，他是鼻祖，我们学生都很崇

拜他。我经常去看他，

毕业以后我也每年都去

看他。他给我们很多很

好的教诲，不仅是怎么

做学问，而且是怎么做

人。苏步青、夏道行、

谷超豪，这些大知识分

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特点，跟他们在一起，确实是感觉不

一样，给你一种人生的心理磨练。你

就觉得是和一种精神境界高的人在一

起，见贤思齐，与圣贤为伍。 然后你

就会不断地提高自己，不仅提高自己

的知识境界，也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

所以当时在学校里的很多老师，我们

都很喜欢，特别尊重，甚至是崇拜。

从第一年起，我就是校三好学生，

后面三年都是市三好学生。市三好学

生每个系只有一个。我的考试没有下

过 85 分，只要有一门低于 85 分就不

能评市三好学生。那个时候学习是非

常艰苦的，很苦很累。

我们七个人一个寝室，

夏天非常热，没有电扇，

热得睡不着。我们只能

去冲个凉，然后跑回去

睡一会儿，要不然睡不

着。但是，这样有个好

处，曾经沧海难为水，

苏步青、夏道行、谷超豪，

这些大知识分子，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特点，跟他们

在一起，确实是感觉不一

样，给你一种人生的心理

磨练。

李源潮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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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推上去选团总支书记。选上团总

支书记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大学毕业后留校，在管理系

也做了一段教师，但还

是走上了这条道路，做

了五级团的书记，做了

五个单位的党的书记。

就此，这个书记就没再

离身。后来即使我到了

国家部委，做了副部

长，也是兼机关党委书

记。然后到省里做副书

记，到市里做书记，到

省里做书记。反正在复

旦之前没做过书记，从

进了复旦，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书记，

也有二十七、八年了，做了十个书记。

但这个不是我进复旦的初衷。你本来

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

个房间。人的一生，还是要服从社会

的需要，不服从社会的需要，什么事

情也做不起来。

谈起当时复旦的学风，我觉得主

要是两条 ：第一叫做勤奋踏实，第二

叫做追求真理。勤奋踏实，第一是非

常勤奋，第二是非常踏实，没有人想

弄点什么花头，而且从来没有。哪怕你

考试考得不好，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

的，就是自己功夫不到

家。学习从来不敢分心，

考试之前去打个电话就

可能考不好，就是一点

都不能分 心，叫做目不

旁视。到考试期间，特

别到后来考实变函数这

种，真的目不旁视。复

习阶段，最后的考研究

生的阶段，有的同学，

你对面看到他，他却没

看到你，他脑子完全集

中在思考数学问题上。我们在二号楼，

离数学楼很远，考试期间去数学楼考场，

一路上大家都不讲话。不能讲话，你一

讲话也许就把你脑子里记的那些定理公

式都冲跑了。冲跑了 20 个公式里的一

个，你不就做不下去了嘛。

同时，大家也追求真理。大家不

只是学习，我们也非常关心社会，关

心真理。我们进校时还没开十一届三

中全会。尽管学业繁忙，但我和世经

复旦帮助我走进了理性思

维之门，在进复旦之前是

没这种感觉的。能改变一

个人命运最大的最普遍的

方式，就是进入大学。在

复旦，入学就表示我的人

生转向另外一条路了。

系的王战还是一起成立了社会经济体

制改革研究小组。卢新华写的《伤痕》，

影响很大，这都是我们身边的同届同

学。当时整个大学里面就是一种处变

不惊的氛围，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做

了什么事情也没什么了不起。哪一个

大人物你都能接触，像过去我们只能

在书上看到的苏步青先生，你也能跟

他接触，跟他讨论问题，但是你还是

那个普通的学生。大学是一个思想解

放的场所，有一种包容与活跃，有一

种自由进取的氛围，有不论权威还是

新生之间的讨论和交融，这在社会其

它地方是看不到的。

现在的复旦比我入校时，一个是

大了，校园大了；一个是高了，那些

教学楼高了；还有就是广了，复旦教授

研究的范围广了。至于复旦的精神，我

认为是 “旦复旦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个学校的优良传统，一个民族的优秀

精神，会长久地发挥作用。我希望复旦

人保持一种创业的热情，创新的勇气，

创优的追求。 现在复旦人这么多，我

相信要比我们那一代有更大的作为，但

是最终还要靠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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